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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题问的达成与功能 

——以成都话“咹”、维吾尔语 ču 为例 
 

陈振宁、陈振宇 
江汉大学 文学院、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

 
“话题问”（topic-only questions），又称为“信息问”（information questions），

由 Comrie （1984：7-46）提出，1从术语的字面意义讲，应该称为“句中仅出现

话题的疑问句”，也就是焦点部分没有出现或在语境和上下文中隐含。高华（2009）
根据 Comrie 的定义，指出汉语的“呢”也是话题问标记，如上述汉语句子和翻

译所示。高文还引用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状语、日语、韩语的例子，来说明话题

问是一个跨语言的表达手段。他还分了两种话题问的用法：对比问和自主问 
我们基本同意高华（2009）关于话题问的说法，但是，我们认为他仅仅是开

了一个头，却没有进一步去论证汉语的“呢”系疑问句的本质。话题问标记有两

大类型，汉语并不是与日、韩语相似，而是和阿尔泰语系的一些语言相似。现代

汉语北京话中的“呢”并不是最典型的话题问标记，但汉语方言中有更为典型的

代表。另外，我们需要解释历史上话题问形式的发展演变。 
本文首先以维吾尔语的语气助词 ču，和汉语西南官话成都方言的“咹”作为

代表，来看看一个高度发达的、典型的话题问标记的功能范围。 
根据力提甫主编（2012）、陈宗振（2016）和王海波（2019）的论述来讲述。

我们认为，ču 很可能是一个表示亲昵随意语气的句尾标记。现在维吾尔语中，

ču 可以直接用在陈述句中，尤其是可用于应答句尾，表示亲昵、随意，事件具

有确定性。ču 也可以用于命令中，或商量口气，或威胁口气。上述用法是“咹”

不具有的。 
成都方言的“咹”，也写作“喃”，也有变体[æ1/an1/næ1/nan1]，当独用或与句

尾的成分之间有停顿时读[æ1/an1]，紧密地依附在句尾时读[næ1/nan1]。我们认为，

它本来是一个表示意外语气的“叹词语气词同源词”，它在较老土的用法中，可

以在句首或独用，表示极度惊讶，不过一定要有后续句说明惊讶的原因。所以它

可以用于强意外，表示责备，且“咹”会特别重读，虽然例句很少。上述用法都

是 ču 不具有的。 
维吾尔语 ču 与成都话的“咹”来源不同，那么它们是怎样变为话题问标记

的呢？各自遵循什么样的演变路径与演变规则？ 
从语法化的角度看，话题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，如下所示，越向上，越是

初始的话题，越向下，越是后起的、扩展的话题： 
表示事物的名词性成分  

> 表示事件的谓词性成分或小句（陈述）  

> 表示问题的名词性成分谓词性成分或小句（疑问） 
作为话题问形式，首先要考察的就是它允许那种成分进入话语话题 X

的位置。英语、俄语、日语，实际上一般指允许名词性成分进入。英语偶而可以

有介词结构，如果是动词，也要变为名词性的形式。在维吾尔语中，名词性成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邵敬敏（2007）曾用过“话题疑问句”这一术语，但实际上指的是一般疑问句，如“大饼吃口伐？”与

类型学研究的“话题问”不是一回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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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话题进入 X 位置很自由，但是，它也可以加在谓词性成分或小句上，但 ču
并不能自由地加在表示问题的成分或小句上，它只能加在陈述形式上。成都方言

的“咹”可以自由地加在名词性成分上，也可以自由地加在谓词性成分或小句上。

除此之外，还可以自接加在表示问题的成分或小句上，如加在正反问、实质问、

选择问上，担任疑问强化词（interrogative intensifier）。“咹”还是“叹词语气词

同源词”，即它在这一功能中还可以叹词面目出现，维吾尔语 ču 没有这一功能。

这说明 ču 是更为纯粹的表示话题疑问的形式，而不是来自于表意外的叹词。不

过疑问形式可以向情感标记发展，所以后来 ču 具有了表惊讶、感叹语气，且其

用法与“咹”系词也不同。 
王力（1980）认为，“尔”是“呢”来源。“尔”本义花繁盛貌，可能由主观

大量发展出感叹意义，因此，“尔”没有话题问的用法，只有感叹用法和在疑问

结构中作“疑问强化词”的用法。 
一般认为，表疑问的“呢”来源于“聻、你、尼”，根据江蓝生（1986），《祖

堂集》的“聻”有话题问、疑问强化词用法，可是总共只有 3 例。并且公允地讲，

两个话题问的例子很可疑，因为也可以解释为意外句。稍晚的宋代《五灯会元》，

“聻”的确有大量的话题问例子，反倒是疑问强化词的例子罕见。《祖堂集》句

末“你”有话题问、疑问强化词用法，可是总共只有 4 例。而“尼”则有可能就

是话题问，不过只找到一例。到宋代，“聻、你”也发展出话题问的用法。在南

宋的话本中，就出现了“呢”，并与“尼”一样是话题问，可能是“尼”字转写。

元代《老乞大新释》的“呢”出现疑问强化词、句中话题标记和非疑问的用法，

但是这几种用法的比例是相差很大的，而且其中反倒是并没有话题问的功能，这

样来看，它是从“尔”继承而来的，与宋代的“尼”没有关系。 
，所谓话题标记并不是一定从话题问标记而来，也可以是来自强调/感叹标记。

《老乞大新释》中也有话题问，不过是用“如何”类实质问形式。到了明代，“呢”

才出现话题问功能： 
从历史与现实看，汉语“呢”系词都有必要一分为三： 
呢 1：肯定性感叹词，主要用于非疑问句中，表示感叹。 
呢 2：疑问强化词，用于是非问、实质问、选择问句中，作为疑问强化词而

存在。 
呢 3：话题问形式，加在非疑问形式上构成话题问，以及由话题问导致的个

别感叹等用法。 
在历史上，它们是多来源的，并最终在部分北方方言中合流，在其他一些方

言中则保持为二分或三分。“呢 3”（话题问）功能往往用单独的标记，或与“呢

2”（疑问强化词）使用同样的标记，除河北、山西、陕北这一地域之外，“呢 3”
一般不与“呢 1”（感叹词）用同样的标记。 

 
 
 


